






































































































































































ｑｄ ＝ ２ｋλｈ槡ω （５）
ｒｄ ＝Ｄ＋（ω－１）ｑｄ （６）
ｆｄ ＝ ｈωλ２槡ｋ （７）

























２ｋλｈ槡 ω ＝Ｃｄ ≤Ｃ＊ ≤ ２ｋλｈω＋ｂｈψ２λ槡 Ｌ （１１）
２ｋλ



















































产品×目的地 ２８３７９１　 １５１１４３（５４％） ２５４９９５（９０％）
全部运输 １３７２７２７９　 １００２４３５１（７３％）
水路运输 全部目的地 均值 中位数
贸易值占比 ２２６　 ８３．６％ ９２．８％

















































（１） （２） （３） （４） （５）
日本 澳大利亚 西班牙 墨西哥 智利
有贸易的月份数 ３．４　 ２．５　 ２．３　 ２．３　 ２．０
赫芬达尔指数 ０．６４８　 ０．７４１　 ０．７５９　 ０．７５５　 ０．７９２
出口值最高的一个月占比 ０．７００　 ０．７８３　 ０．８００　 ０．７９３　 ０．８２７
出口值最高的两个月占比 ０．８３９　 ０．９０３　 ０．９１８　 ０．９１０　 ０．９３６














































（１） （２） （３） （４） （５）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需求波动 ２３５１０　 １．５７５　 ０．３３６　 ０．４２３　 ３．８１７
需求波动对数值 ２３５１０　 ０．４３２　 ０．２１４ －０．８６１　 １．３４０



















































观察值个数Ｎ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３７５６６０２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１２　 ０．７５３　 ０．５３３　 ０．７５４　 ０．６８０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９５　 ０．７９５　 ０．７９７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５９９　 ０．５９９　 ０．６０２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６　 ０．７９６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６００　 ０．６０１　 ０．５９０　 ０．５９０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８３８　 ０．８４０　 ０．８４０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６８２　 ０．６８３　 ０．６８４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拟合优度Ｒ２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６
调整拟合优度Ｒ２ ０．５６７　 ０．５６８　 ０．５７０
企业×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１） （２） （３） （４）





































时间成本 是 是 是 是
货币成本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个数Ｎ　 ８０３５１　 ８０３５１　 ８０３５１　 ８０３５１
　　注：分位数回归使用２００５年的中国海关数据，控制了企业×产品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放在系数下面第二行中。
显著性水平：＊＊＊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
正如我们在理论模型部分所讨论的，最优运输频次的上界其实就是确定性模型（此时，λ为单位
时间内的预期需求量）下的最优解。企业最优的运输频次越接近上界，支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性对
其的影响就会越小。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每单位缺货惩罚成本ｂ和每单位存货成本ｈ来使最
优运输频次的区间趋于上界。缺货惩罚的大小与消费者的认可度相关，企业有可能通过调整产品的
—２７—
营销策略降低缺货惩罚，缺货不一定损害产品的认可度。比如某些情形下，适度缺货会增加产品的
紧俏度，反而提升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企业如果可以得到关于需求分布的更多信息，那么就可以
使自己的最优决策更接近于确定性模型下的决策。预期平均需求量λ和需求波动ψ
２ 只反映了需求
分布的一部分信息。企业对需求分布的信息掌握得越多，就越能准确预测未来的需求，从而使自己
的最优运输策略越接近确定性需求下的情形。
六、总结
交付滞后连同需求不确定性对于出口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影响企业库存方面的决
策，进而影响企业的物流成本。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对更长的交付滞后时间的反应是减少发货次
数，同时增加运输规模，这样就导致了在越远的市场，贸易团块程度越高。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
验证了交付滞后通过其与需求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影响贸易团块，我们也发现交付滞后和需求不确定
性只会影响运输频次的下界。
本文的研究从另一个视角说明运输时间和需求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两个贸易中常
见的因素实际上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对企业的影响要大，运输时间不仅增加货物的运输成本和时间
成本，也会影响企业的运输策略并进而影响企业的库存决策。我们的研究表明运输时间会减少运输
频次，也就是降低企业的存货周转，因此，运输时间会增加企业的存货成本（Ｉ）。贸易便利化的举措，
比如改善交通设施、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等，可以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存货周转：一方面，贸
易便利化会减少交付滞后时间，进而影响运输频次；另一方面，贸易便利化可以通过降低每批次固定
成本来提高运输频次。２０１３年以来政府先后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贸易便利化，从而促进自由贸易。简化审批手续、优化检验检疫制度等创新措施都能够大幅缩
短进出口时间。许多创新政策经过试点都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企业如果能够充分地与有政策优
势的地区进行国际贸易，可以有效地降低交付周期，提高经营效率。同样的，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
一路”建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促进互联互通提高贸易的便利性，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成
为有吸引力的投资交易地。
类似地，需求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包括出口决策（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１２）与产品数量和
种类的决策（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Ｔｉｍｏｓｈｅｎｋｏ，２０１５），也会通过运输时间影响企业的存货管理。运
输时间很大程度由地理因素所决定，一般不容易通过降低运输时间来提高存货周转，因此，通过降低
需求不确定性来提高运输频次是一条更可行的途径。影响需求不确定性的因素，除了目标市场的经
济政策和形势、市场竞争程度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信息的不完全，而且，市场距离往往会加重
信息的不完全程度（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Ｔａｎｇ，２０１４）。为了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完全程度，政府可以采
取措施完善信息网络，促进市场信息的流动：一方面，政府应完善与企业的信息沟通机制，使企业可
以及时获取政府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所掌握的各项信息；另一方面，政府应促进完备的出口服务市
场的建立，使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市场获取准确的信息。对企业来说，完善的信息收集和处理体系对
于降低信息的不完全性也是十分必要的。“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推进信息的互联互通促进信息交流，
而政府通过信息合作可以获取更准确的经济数据以指导政策制定，并提供给企业作为出口和投资决
策的参考。因此，如果企业能够积极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就可以享受到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交
付周期减少，同时企业可以更便利地获得市场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完全性，降低需求不确定性同时也
降低地理距离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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